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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国家》 (A Nation of Immigrants)访谈节目是夏威夷技术智

库  (ThinkTech Haiwaii) 和美国金理德律师事务所  (Kingsfield Law 

Office) 在 2022 年推出的杰出移民对话节目，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本地电视

台和主流网络流媒体同步播出。节目主持人是王昶律师。本专栏将陆续刊

登在《移民国家》节目中接受访谈的美国各界亚裔杰出人士的人生故事。

访谈节目由英文进行。“亚裔在美国系列”由袁佳雯律师整理翻译为中

文。] 

主持人：欢迎来到《移民国家》。美国总统里根曾经引用过一段话：“你

可以去日本生活，但你不可能成为日本人；你可以去法国生活，但你不可

能成为法国人，你可以去德国或土耳其生活，你不可能成为德国人或土耳

其人。但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来美国生活，并成为一个美国人。”《移

民国家》是一个双周谈话节目，介绍美国杰出移民的生活和经历，促进多

样化和包容性，分享知识和文化。 

今天在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明尼苏达大学中国中心副主任王海燕。她

在 2003 年来到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分别攻读研

究生学位。在加入明大中国中心之前，她曾担任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和亚

太研究项目的副主任和讲师，负责促进中美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欢迎海燕，很高兴你来节目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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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在中国中心和亚太社区的许多项目上一

直合作愉快，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真正坐下来聊聊自己，今天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请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人生旅程和职业生涯。从你的简历来看，

我们知道你在 2003 年来到美国，在美国攻读多个学位，我们今天更想知

道的是背景故事，比如你在国内的大学，你的家庭，或者任何你愿意分享

的事。 

王海燕：我出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几年之后的上海，也就是在改革开

放以后。作为 80 后的一员，我出生在中国经济和社会逐渐向西方世界开放

的时代，与我父母那一代人不同，他们总是认为美国人是帝国主义或纸老

虎，而我是看着《汤姆和杰瑞》、《变形金刚》、《泰坦尼克号》长大的，这

些是我对美国文化的最初印象。我大学毕业时，得到了一份来自上海电视

台的新闻记者的工作，但在同一周，我也收到了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全额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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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的研究生录取通知，现在回想起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想

这是出于年轻人对广阔世界的好奇心。 

我在 2003 年来到了美国，作为一个上海女孩，在我人生的前 21 年里，

我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你可能不相信，在我来美国之前，我甚至没

有去过北京。回过头来看，2003 年 9 月我在旧金山机场的降落是我成年的

真正开始，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有了银行账户，第一次租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房子。作为一名国际学生，我在斯坦福大学和后来的加州大学

圣巴巴拉分校有了非常丰富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尽管有语言障碍、文化冲

击和所有其他的挑战，但在我遇到的每个人的慷慨帮助下，我感到自己被

接纳，并很好地适应了这个国家。这也是我选择国际教育作为职业的原因

之一，因为我亲自经历了这些，并从中受益良多，所以我渴望为像我一样

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毕业后，我花了 8 年时

间担任康奈尔大学中国和亚太研究项目的讲师和副主任，现在我成为了明

尼苏达大学中国中心的国际教育业务的一分子。 

主持人：谢谢你分享的故事。虽然我在北京出生和长大，但是上海是

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去年回国的时候我在上海隔离，当然那不是一个愉

快的经历，但至少是在上海，所以感觉多少好一点。你的经历和我有许多

相似的地方，当然我比你大一些。几年前我和朋友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最幸运的一代人：美国和中国比较》（The Luckiest Generations: US 

and China）。我们比较了中美不同时代的人们，结论是：在美国最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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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是生于 1946-1964 年间的“婴儿潮”一代；在中国，最幸运的就是出

生于 1962-1972 年之间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在 80 年代度过青少年时期，

在 1989 年前后上大学。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比你们的年代更幸运的原因是：

80 年代的中国虽然很穷，但是它充满了希望，当时的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

经济发展，文化复兴，虽然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社会充满了希望和正能量。

我上学时没有支付国内本科和研究生的学费，不过在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学

习时被要求把这些学费还回去。如果我决定留在中国，这些学费是不需要

还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管选择留在国内还是留学，都有很多不

同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一代非常幸运。请问你怎么看？ 

王海燕：我明白你的观点，我们这代人还是需要自己支付大学学费的，

不过当我们出国的时候并不需要偿还培养费。当然我们也是很幸运的，在

我那个年代大学学费相当便宜，大概是每年几百美元。我同意你的观点，

80 年代和 90 年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在向西方世界开放，人

们都非常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主持人：是的，我同意。我想补充一点，2000-2008 年也是很好的时

期，一切似乎都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很高兴知道你们的学费也很低，我

接受你的反驳，你也比较幸运。但是当我读大学的时候政府还会给我支付

工资，我记得在 1991 年大学每个月的工资是 35 元，1995 年毕业时提高

到每月 55 元。在研究生阶段，我开始的工资是每月 300 多元，当我将要

完成研究生学业时，我的月工资超过了 500 元，所以我认为我们真的很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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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尽管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必须把所有的钱还给某主管部门。我们回到正

题，你最近一次回中国是什么时候？ 

王海燕：最近一次回国是在 2019 年 12 月，刚好在疫情开始之前。我

非常幸运和北京办公室的同事计划了那次行程，我们会见了一些在中国的

合作伙伴和校友，参观了其他美国大学的中国办事处，而且非常幸运地有

机会短暂地和上海的家人团聚。 

主持人：希望你能与你在上海的父母、家人和朋友们沟通。我一直在

微信上和我的家人朋友聊天，但和以前还是很不一样。明尼苏达州没有直

达北京的航班，我回国必须在芝加哥、西雅图、东京或香港转机，我最喜

欢从西雅图转机，因为比较简单而且是达美 Delta 的航班。我一般从明尼

阿波利斯飞往西雅图，然后从西雅图直接飞往北京。在疫情之前，从我走

出明尼苏达的家门到走进我父母的公寓需要 25 个小时。而去年我回国，从

我走出明尼苏达的家门到出现在父母面前并拥抱他们，是长达 25 天的旅程。

希望我们已经触底了，未来状况会有所改善。 

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了希望，对吧？2020 年大选之后，中美之间仍有许

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即使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也能感觉到一些变化。美国

司法部刚刚宣布他们基本放弃了针对美国华裔科学家和美国大学华裔教授

的“中国专案 (The China Initiative)”。这个项目问题很大，司法部门终

于做了正确的事情，至少不会给人一种太明显的种族主义印象。贸易关系

逐渐正常，两国开始在很多事情上进行合作，比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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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中国留学生正在来到美国求学，虽然遗憾的是目前美国的学生

去不了中国。华裔美国人和中国留学生依然记得就在不久前，环境气氛是

完全不同的。我们都记得罗斯福总统在 1942 年颁布的 9066 行政命令，将

日裔美国人都关进了集中营。从 2016 年到 2020 年，华裔在美国有强烈的

危机感，担心中美紧张局势升级，他们也会面临日裔曾经遭受的待遇。我

想知道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因为你的工作是建立中美之间的桥梁，避免

误读和误解，促进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王海燕：关于我对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的情况是否会再次发生的

看法——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会”也“不会”。我说不会，

因为按照现在的共识，9066 号行政命令是完全违宪的，国会也在 1988 年

发布了正式的道歉证明。因此我不认为美国会再次将华裔或亚裔美国人逮

捕并送入隔离营。这个国家显然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比如在 911

恐怖袭击和对阿富汗的轰炸之后，并没有发生针对某一族裔群体的拘禁。

而今天，俄罗斯裔也并没有陷入被关进集中营的境地。我相信即使将来在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对抗，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在华裔身上。然而，这

不意味着我们作为亚裔美国人不需要担心。在美国，针对亚裔和亚裔美国

人的种族主义历史可以追溯到 150 多年前。幸运的是，这个国家从一开始

就有能力通过自我纠正机制取得巨大的进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国会和参

议院对日本人拘禁事件和《排华法案》的道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

种族主义依然存在，在过去的几年中，只要环境成熟，它就会以不同的形

式出现。反亚裔情绪已经成为另一种流行病，与新冠疫情一起席卷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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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种族主义、针对亚洲人的犯罪，以及对与中

国有关的研究人员的系统性迫害。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所有事情变得更

加糟糕。因此，作为一名亚裔女性，我确实有一切理由为此担心。但另一

方面，我确实希望我和我在中国中心的同事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有助于建

立我们社区各族裔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我们能让情况变得更好一些。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你说的很好。我同意你刚才说的一切。你和明

尼苏达大学中国中心布热津斯基 (Joan Brzezinski) 主任所做的工作值得

我们尊重和敬佩。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需要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运作和

经 营 ， 你 们 依 然 做 了 非 常 出 色 的 工 作 ， 从 “ 构 筑 美 中 沟 通 桥 梁 讲

座 ”(Building US-China Bridges Lecture) 、 “ 思 考 中 国 系 列 研 讨

会”(Considering China webinar series)和“众论中国”活动(China 

Townhall)，以及最近的美国学生积极参与的“中国桥竞赛”(China 

Bridge Challenge)，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好。 

中国中心曾邀请艾瑞卡•李 (Erika Lee) 教授在“思考中国”研讨会

上谈到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排外的国家。仇外心理即种

族主义，深深嵌入美国的基因中。我曾经问过上一位嘉宾 ——明尼苏达州

亚太参事会执行主任何熙亚(Sia Her) 一个问题，她给出了她的答案。今天

我也想问你同样的问题：去年新冠大流行期间，特拉华州有一位共和党候

选人在推特上说：“大多数第三世界的移民无法同化到公民社会中，欢迎

来证明我错了。”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 (Viet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5019


